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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舍，
就是现代官邸制的雏形。自秦
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
政府之主要首长，都居住在官
舍内，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
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
界线。致仕(退休)离任或官员
正常调动离任，须尽快腾出官
舍，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物品。
任职期间居住官舍不需付房
租，因此，它不仅是一项福利，
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老潍县的官舍，按照封建
时代州县衙门建筑规制的要
求，建在县衙门的二堂之后，
是一单独的宅院。其规模据

《潍县志稿》记载：“进宅门有
传达室，正面为三堂三楹，东
西各有会客室、收发处，堂后
为上房(寝室)七楹，院里有东
西两厢作为书房，上房东有橱
寮。另有附属偏房六间”。看
来，从房屋的数量上说，官舍
总共多达三十多间，在当时可
谓设施齐全，面积宽敞。作为
县官的内宅，它又是绝对隐
私 ,下属一般不能随意进入
的。按规制 ,内宅也只有一个
通往前庭的正门，据说，朝廷
有严厉的法规 ,禁止地方官在
内宅另开旁门或后门。

潍县，明洪武九年撤州改
县。之前，知州张萃重建过州
衙，明洪武十三年重修后，历
经嘉靖、万历、崇祯年间屡次
重修、再经康熙十年 (1671)地
震圮毁后修复，其间近六百年
时间，州县衙门建筑的形制、
规模基本未变。

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
的官，改县后仅明清两代534

年间，这里居住过的县官有
178人之多。平均每位县官住
期三年。乾隆年间，郑板桥任
潍县知县时，他在这里连住七
年，是潍县住官舍最长的地方
官之一。

封建时代对于地方的官
舍，虽有统一的形制与要求，
但因县治所处的政治、军事、
交通位置、县域的大小、特别
是地方经济财力的不同，地
方的官舍也就自然形成了不
同的档次。尽管住官舍是福
利待遇，但是也有个宜居不
宜居的问题、例如，郑板桥住
进潍县的官舍时，当是在康
熙年间地震官舍修复之后约
50年，可谓也是老房子了。郑
在任职期间，虽然曾连续三
年大修了潍县的城墙，而后
又大修了城隍庙、文昌阁，还
有状元桥，但是地方志并没
有找到他修缮官舍的记载。
可能是因为当时潍县的官舍
相比他之前在范县任知县住
过的官舍的条件好多了。他
在《范县署中寄弟墨》的书信
中曾提到：初任山东范县知
县，因所居署屋(即官邸)系前
朝 (明代 )建筑物，低而狭，潮
湿难堪，由此触发了他的湿
气，饮食无味，两足溃烂。请
医生调治，大夫告诉他应居
朝阳而不返潮的高厦。因此
他不得不搬出官舍，迁移到
署后因主人携眷赴京而空闲
的邓家花园里。这里房屋轩
敞，花草清幽，与县署只隔一
巷，朝往夕来，也很便利。但
是每月可要自掏腰包，打发
房租六十千(一千就是俗话说
的一吊钱)呢。但是，即使自己
宁肯花钱租房子住，郑板桥
也不曾花费老百姓的钱财来
修缮当时低矮又潮湿的范县
官舍，这件事倒值得令人深
思。

1964年冬天，我怀着无比
激动的心情，从沂蒙山区入伍
来到北京。我们在六王坟营房
训练一个多月后，就补入到连
队，成为一名光荣的首都警卫
战士，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
卫毛主席、保卫首都的光荣任
务。自此，我在北京度过了17个
春秋。此间，我曾从连队调到
营、团、师机关工作，后来又调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在
首都警卫部队的峥嵘岁月。

十八九岁的年纪，风华正
茂。当我们穿上崭新的绿军
装，背起冲锋枪在首都站岗执
勤时，心中充满了战士的光荣
和骄傲。我们连队的住处相当
分散，有八九个执勤点。连队
的生活艰苦而紧张。熄灯后，
全班睡在一个通铺上，枪就放
在身旁。我在睡眼蒙眬中，能
警觉地听到验枪退子弹的声
音，也意识到自己要接班站
岗。我忘不了在大兴、大红门、
永定门站岗的日子，忘不了在
前门大街巡逻的日日夜夜，忘
不了在天安门前执勤的自豪
和仰望毛主席挥手致意时的
激动，忘不了雪夜冰冷的冲锋
枪与温暖的棉大衣，忘不了北
京春天的柳丝。多少个星期
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流连忘
返，目睹古都的雄伟与历史的
变迁；多少个沸腾的日子，我
们在军营摸爬滚打，勤学苦
练；多少个宁静的夜晚，我们
警惕地站在哨位上，为做好警
卫工作而不知疲倦。

1969年，首都卫戍部队进
行了冬季野营训练，毛泽东主
席在北京卫戍区的总结报告
上作了著名的“11·24”批示，并
在我们师的左副师长帮助行
军战士扛枪的事例下面画了
一道红线。此后，我参加过两
次野营训练。一次从北京经阳
泉等地到达山西平型关，历时
两个月，行程两千里，途中昼
夜兼程，进行了奔袭、山地射
击等训练。另一次途经怀柔、
延庆、怀来、顺义等县，历时月
余，行程千余里。

1972年，在毛主席外交策

略影响下，尼克松、田中相继
访华。在这期间，上级曾派我
们去首都机场执行警卫任务。
1971年底，从我们营挑选了部
分战士组成警卫队，秦双八任
队长，我任指导员，主要负责
国际招待所、地面卫星站及尼
克松、田中停机坪的警卫任
务。叶剑英元帅亲临哨位视
察，规定了卫兵着装，要求配
备冲锋枪、望远镜等。经过三
个月的训练，并在北京大学聘

请教师学习了常用英语，进行
了执勤演练。我们首先担负了
黑格先遣组机组驻地警卫。当
时首都降雪，哨兵冒雪立于哨
位，英姿勃发，受到美方人员
的称赞。

回顾这段执勤生活，特别
是1972年2月21日11时27分，当
尼克松总统乘坐的飞机“空军
一号”降落于首都机场，周恩
来总理前往迎接。我作为一名
基层军官，有幸目睹了这一历
史性的场面。以后，我又在报
上看到了毛主席与尼克松会
晤的照片。这使我的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

1976年9月9日，那是一个
令人悲痛欲绝的日子。此后，
当我们作为首都警卫战士的
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时，看到
毛泽东主席安详地躺在水晶
棺内，在低回的哀乐声中，我
随着悲痛的人流鞠躬告别，觉
得心情似铅一样沉重，眼泪夺
眶而出。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一颗智慧的头脑会停止思考，

一颗伟大的心脏会停止跳动！
然而，这却是令人心碎的事
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沉
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1976年
12月11日，我作为军政大学学
员参加了兴建毛主席纪念堂
的义务劳动。在我手拿铁锹
铲土的一刹那，感情的潮水
如大江奔流，蓦然想起恩格
斯在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
中评价马克思的那段话：“我
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
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
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
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
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
中徘徊。”

长期的警卫工作，不仅
使我加深了对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而且
也深深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来之不易。后来，我全家参观
了毛主席的丰泽园故居，看
到了伟大领袖当年的俭朴生
活。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书的
世界。

□刘洪连

难忘在首都警卫部队的岁月
我忘不了在大兴、大红门、永定门站岗的日子，忘不了在前门大街巡

逻的日日夜夜，忘不了在天安门前执勤的自豪和仰望毛主席挥手致意
时的激动，忘不了雪夜冰冷的冲锋枪与温暖的棉大衣，忘不了北京春天
的柳丝。

老潍县的

“官邸”
□陈瑞曾

创建药房，发展民族

制药工业
神州大药房始建于1 9 2 3

年，地址在李村路49号，创建人
为张国良。张国良，安徽人，生
于1898年。他自幼聪慧，尤其喜
欢医学。1919年，他毕业于天津
军医学校，后赴日本留学，学习
制药化学专业，3年后学成回
国。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张国
良进入一家企业工作，但一直
想自己出来干一番事业，技术
没有问题，但资金哪里来？

恰巧，张国良祖父的弟弟
时任掖县县长，由他的儿子张
子青(即张国良的堂叔)投资五
千银元，盘下博山路和李村路
拐角一处房子的底层。1923年，
神州大药房正式开业，开始规
模较小，门面仅40多平方米，从
业人员5人。他实行薄利多销的
策略，发展很快。1924年，张国
良的弟弟张松岩由天津军医学
校医疗班毕业来到青岛，弟兄
两个合作又开起神州诊所。正
好张松岩擅长内科和小儿科，
就由张松岩主持诊所的一切业
务，并聘请了护士、药剂师各一
人。一开始门诊量较少，每天也
就20多人次，外科只能进行一
般的包扎换药。闲暇，张松岩也
协助神州大药房的工作。

当时，洋药充斥青岛的医
药市场，民族制药工业受到排
挤和打压，张国良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他精通日语，又在日本
专门学过制药技术，决心制出
国产药来济世救人。他相继把
药房的二楼和三楼盘下，二楼
为制药车间，三楼为病房和客
房。陆续买了压片机2台、滚丸
机2台、抛光机1台，由张国良研
制配方，专业技术工人制药。当
时，设置管理人员数人，还招了
工人。由于张国良积极经营开
拓，较短时间里研制出的中成
药和西药品种由最初的十几种
发展到一百多种，有酊剂、片
剂、合剂和丸剂等，其中“神州
五积神”(驱蛔虫)、“神州十滴
水”(治腹痛、腹泻)、“四妙散”
(治胃痛 )和“赛大蒙”(退热止
痛)等影响最大，不仅在青岛，
而且在胶东半岛一带颇为畅
销。

1925年1月，中共一大代
表、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负责人的王尽美，在参加第一
次国共合作大会之后，受孙中
山先生亲自委托来青岛开展工
作，下榻在神州大药房三楼并
在此设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
处。当时，王尽美身患肺结核，
身体很弱，抱病工作。这期间，
由青岛市督办公署教育科长鲁
佛民协助王尽美的工作。

青岛、济南开设数家

分店
由于经营有方，神州大药

房不断扩展。1940年前后，在天
津路开设了神州大药房分号

“三光”药房；在高密路设立“神
圣堂”药房；在博山路开设“建
国”药房，不仅卖药，而且设中
医师坐堂行医。同时，在胶县城
内设神州大药房分号，由张国
良外甥袁寿康负责经营。此时，
神州大药房从业人员达50多
人。

1940年初，神州大药房扩
张到济南，先在济南二大马路、
纬五路开设神州大药房兼诊
所，由张松岩负责经营管理；在
二大马路中段，开设九州大药
房，由张国良外甥袁寿荪经营；
在济南城内，还开设神州大药
房分号，由张国良之侄张文焕
负责。神州大药房声名鹊起，口
碑极佳。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国
良之子张文光、侄子张文藻相
继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和西
北医学院，到神州大药房和神
州诊所工作。此时，青岛神州大
药房和诊所的发展达到巅峰。
为了更好地发展，他们在二楼
设病房3间，有病床12张；有手
术室1间、无影灯1个，备有常用

外科手术器械，可做一般腹部
外科手术。还设有化验室1间，
有化验师1人、学徒1人，当时可
做4大常规及梅毒康瓦氏试验
等。诊所凭借其技术优势，多次
成功做过阑尾炎、疝气修补以
及胃部肠部等手术。遇到特殊
手术，就聘请山大附属医院有
关大夫协助完成。神州诊所实
际就是一所小型私人医院。因
而，这所药房和诊所还培养了
不少医药和管理人才，有些人
解放后成了公立医院的技术骨
干。

顺便提及一下，京剧名票
季砚农先生曾是该店的药剂
师。神州大药房和诊所不仅医
术高明，而且医德医风有口皆
碑。张国良医疗团队数十年来，
对待患者态度和蔼，平易近人，
不论高下贫富一视同仁，都给
予精心治疗。特别是对生活贫
困的患者，常常送医赠药，分文
不取。遇有病情危急的患者，不
分昼夜，随时出诊看病，受到病
家的尊敬。

1956年公私合营，神州诊
所合并到李村路诊所；神州大
药房规模缩小，在底楼占用部
分门头开药房兼门诊，由张国
良坐诊。1964年，由于张国良先
生身体欠佳，药房黯然停业，闻
名遐迩的神州大药房就此画上
了句号。

曾经辉煌的青岛神州大药房
□侯修圃

1976年9月，刘洪连（左三）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时与战友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1972年2月，刘洪连 (坐车内者)

在首都机场执行警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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